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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庆东不想跟回到家中

的罗小云说什么。尤其是，不
能说出他的焦灼、等待和观
察，他怕说出来，罗小云以后
提防他还是其次，他怕她因
鄙视而不再爱他。一个大男
人，似乎也太无聊了些。不
过，临要睡觉前，钟庆东忍不

住还是问了一句：“怎么饭
吃得这么晚啊?”
“离不开嘛。离开了大家

会扫兴。”“那也不至于吃这

么久吧?都五六个钟头了。
哦，我的意思是说，应该注意
点儿身体，别暴饮暴食。”钟
庆东又可怜又委婉地说。他
觉得自己可怜。“唉，谁会想

得到呀，我们是晚上九点才
开始吃的饭。” 罗小云说。

“那这之前怎么不吃呢?”
“这之前，大伙提议去歌

厅先唱歌儿。你想，十几个
人，一人轮唱一首，也得快两
个小时嘛!”

都是先吃饭，后唱歌儿。
哪有先唱歌儿，后吃饭的?钟

庆东想，算了，按自己的经
历，先吃饭，再唱歌儿，折腾
累了往往还得再吃一点夜
宵，那她可就早晨上班的时
候再回家了。

钟庆东的住房是三室一
厅，三室中有两个是小一点

的，做卧室；另一个稍大一
些，当初被钟庆东当做画室，
一直用到现在。钟庆东投入
漆画创作的时候，一个人埋
头在屋子里，是不愿接受外
面太多打扰的，哪怕是生意
上的事情。但是罗小云，时不

时地还是要缠一缠他的，比
如，星期天，央求钟庆东陪她
到街上逛一逛，看看有没有
什么新款的衣服。虽说她知
道男人没多少喜欢逛商店
的，但是像她这么漂亮，又这

么年轻(���£Z[)的女
性一个人走在大街上，总不

是那么回事吧。
但是钟庆东还是那么热

爱罗小云，他是不甘心让生活
中有什么事情来减轻他对罗
小云的爱的，他知道能够得到
今天是多么不易。两个人在客

厅看电视，罗小云喜欢看那种
笑不出来却硬引人发笑、好比
不是捏着头发丝胳肢人痒处

而是握着筷子去捅人一样的
粗俗电视剧，为了让罗小云快
乐，钟庆东情愿和她一起欣
赏，并时不时从中附和几句好

来。在钟庆东看来，也许女人
有别于男人，尤其是罗小云这

种女人的本质和魅力，正是通
过这样一些世俗性的细节和
特征才能表现出来吧?既然如
此，夫复何求?

钟庆东就是怀着对罗小
云性格的既爱恋又纵容的说
不清的心态，与她不知不觉

度过了三年的婚后生活。自
打他们高中相识到现在，已
经差不多有十年了。十年来，
罗小云穿越了从十六岁到二
十六岁的生命阶段，尤其是
结婚三年来，她从一个青春
的少女变成一个标准的少

妇，岁月在她那柔和的面庞
和身段上打下清丽的光影，
使她看起来格外有一种变化
之美。她和钟庆东眼下还没
有生小孩的打算，并且未来
三年也不会有。

当然，他们也学会了生活

中其他一些事情，比如，争吵。
钟庆东越来越发现，罗小云其
实是非常喜欢钱的。关于钱的
问题的最初争吵，是钟庆东单
位一个同事的弟弟结婚，他是
否该去赶礼。钟庆东说，当初这
个同事结婚，他就没有赶礼，

如今他弟弟结婚，无论如何
是要去的。罗小云反驳的意
见正好相同：同事本人结婚
你都没去，现在他弟弟结婚
与你何干?钟庆东说，当初同
事本人结婚，自己还才去电
影公司报到上班，与他并不

相熟。罗小云说，那后来你结
婚了，已经是上班后很久的
事了，他为什么不来赶礼?钟
庆东说，你不要小肚鸡肠，睚
眦必报，对人宽容一点好不
好?罗小云说，你才睚眦必
报、小肚鸡肠呢，否则你为什

么不少跟我顶一句嘴?
类似的争吵，似乎越来越

多，后来终于发展到对待钟庆
东父母的赡养问题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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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姓梁的又来了。来了

就呆呆地坐着，我碰他，也没
什么反应。后来我就替他脱，
我不能为他一个人耽误时
间，我也得讲效率。完了他长
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他真的
很喜欢我，他真的没找过别
人，就和我一个人好。我说那

是你照顾我，谢谢你了。他说
今天主要是和儿子吵架，心
情不好。我以为他是没尽兴，
就问是不是想再来一次。他
摇头，说儿子老想来逼他的
钱，这回是要买车。他说他一
辈子就这么点积蓄，如果全

部给儿子买车了将来怎么
办，所以很烦。然后他就一直
这样嘀嘀咕咕说着，倒是把
我也说烦了。让我觉得他是
在暗示我，他很有钱。这个世
界人和人真的不一样。但我
也无法安慰他，他的烦恼不

是我能安慰得了的。最后他
说，今天出来匆忙，身上没带
钱，问下次再补可不可以。

做这行的，从来不相信下

一次，也不相信爱呀喜欢呀
这类话，我们只相信现金。可
是这个姓梁的确实来过很多
次，也不像个无赖的样子，我
只好说下次就下次吧。可是
他临出门又把钱掏出来了，
而且一下就给了三百。大家

都说我要交好运了，让我请
客。我立马去搬来一个大西
瓜，今天确实好运气。

肥肥说，这个姓梁的说不
定是想娶你，他是在考验你
呢。我当然不会这样傻，我已
经不是从前的倪红梅了。姓梁
的叫梁什么我都没记住，他是
和我说过的，我忘了。而且即
使他有那个心，我也不能同

意。我是没有资格结婚的人，
我还不至于轻狂到这种程度。

结婚和做爱是两回事，这我还
能不懂吗?他现在无论怎样喜

欢，都不可能忘记我的身份，
何况他还有儿子、亲戚、朋友。
可是大家还是说个不停，好像
真有那么回事似的。肥肥、阿
月她们很能想像，已经想到怎
么样才把他的钱抓在手里，至
于亲戚朋友怎么想，有那么重

要吗?只有阿红一个人呆呆
的，说要是有人想娶她，哪怕
是想包她，她也会心软的，让
他随便亲，亲个够。做这行的
不跟客人接吻，这是行规，她
突然提起这些，大家立刻就像

被狗血淋了头，动弹不得，谁
也无话可说。

但不管怎么说，今天是快
活的。

艾艾一直鼓捣我去买个
手机，我一直在犹豫，我舍不
得。其实做这一行的，倒是真
需要手机，年纪大了，有手机
就能拉住回头客。艾艾是怕有

事找我找不着，她害怕。我就
去买了个二手手机，150块。
也给艾艾买了一张电话卡，她
说有这就不害怕了。

另外艾艾说我最近夜里
老哭，哭得她也有点害怕。我
说不会吧，我都累得跟死猪一

样，睡着了哪还有劲哭啊?可
艾艾说是真的，说奶奶也听到
了，说要是太难就别撑着了。
我说你们有这个心就好，我以
后注意点就是了。

没想到头一天手机就派
上用途，艾艾打电话说，那个

畜生又来了，还拎了一堆东
西，全让我扔了。我问是哪个
畜生，她说还有哪个?我问他
来干什么，艾艾就冷笑，说回
头是岸呗。这样我就必须回
去，老让这个人来捣乱也不是
个事。

艾艾恨死这个人了，说他
动手动脚，还偷看她洗澡。我
想这也不至于。这人是个小混
混不假，还不至于下作到这种
程度吧?

可也难说，当初认识他，
不就是在天兴酒楼被他掐了

屁股吗?他是个生意人，浙江
来的，想起来又是一段让人伤
心的事。只怪自己才出来，见
识少，几句好听话就晕了。现
在回头想，这种人就属于有点
钱但又不是太多的那种，想包
女人又舍不得钱，想玩妓女又

怕不安全，真结婚了他又觉着
吃了亏，整个儿是把结婚当生
意来做的。笑话，这种人有什
么资格说爱?

QRSTLUVWXY

虽然红军中有女性，也有

少数几对夫妻，但革命的自律
精神与艰苦的环境，在长征中
并不存在任何严重的两性关
系问题。这首先是因为，红军
行军途中接触女性的机会不
多，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主力
部队中也没有多少女红军。红

军在男女交往方面有严格规
定，而志同道合和患难与共在
当时是所有红军战士的最大
的精神支柱。

正是制度、无知与精神三

者使长征着的这个群体对于
性的意识颇为朦胧。根据傅连
暲的估计，当时有百分之九十
的红军未曾有过性生活经历。
例如有个叫危秀英的女红军，
有一次她和一位年轻的男红
军一起趟水过河，他看到她的

大腿上流下的经血，万分惊
慌，还以为她受伤了。性只在
少数结婚了的红军干部们之
中存在。

采访过朱德的海伦·斯诺
报道说，在长征初期，确有强
奸的问题，后来严明了纪律，

才得到控制，强奸犯经军法审
判后被当场处决，从此再也没
有出现这类恶性问题。

女红军刘英当时尚未与洛
甫(\]^)结婚，她回忆说，
长征期间男男女女在一起工
作，根本没有两性那种感情。

如她和张闻天差不多有一年
的时间在一起生活，有时在同
一张床上睡觉。但他们都不脱
衣服。“敌人离得那么近，我们
又是那么累。我们找不到睡觉
的门板，精疲力竭地一头倒在
草堆上便睡着了。”

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在长
征途中没有与丈夫一道行军，
这是红军的规定。自从井冈山
时期以来，红军中夫妻之间

“星期六晚上见面”的规定一
直在执行。除非是丈夫有病，

妻子需要照顾丈夫，这条特例
后来在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
过草地时应用过一次。

不过长征队伍中也有一个
例外，那就是朱德及其 23岁
的妻子康克清。在长征中，他
们几乎一天都没分开过，康克

清的身份除了是朱德夫人，更
是一名普通女红军、优秀的射
击手，身带两支手枪和一支毛
瑟枪。有时她肩扛三四支步
枪，帮助劳累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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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来不是读书天。春天里

诱惑太多：“天街小雨润如酥，
草色遥看近却无”；“几处早
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春天里应该去远足，去踏青。
当然，最应该的还是谈恋爱。
就连小动物都知道，春天是恋
爱的季节。所以，春天即便要

读书，也只该读“情书”。
但，春天里读不得书，其

它时候就读得么?也读不得
的。春来不是读书天，夏日炎
炎正好眠，秋有蚊虫冬有雪，
收拾书本好过年。没什么读
书的季节。

读书也未必有什么用。
“书中自有黄金屋”云云，不过
是一帮穷酸秀才编出来自欺欺
人的鬼话。那我们为什么还要
读书?我不知道别人是为什么。
在我自己，则是因为害怕。

一个人的童年，大约难免

是要伴随着恐惧的。如果他还
曾经有过在黑暗中独处的经
历，这种体验就会更加刻骨铭
心。记得小时候，最不喜欢或
者说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到了
晚上妈妈还不回家。所以，一
到太阳下山，我就会站在路灯

下等妈妈，常常一站就是几个
小时。当时负责看管我的三姨
还是个中学生。她这个大姑娘
拿我这个小男孩毫无办法，怎
么哄也哄不回去，直到她后来
学会了讲故事。

讲故事，大概是人类克

服恐惧最古老的办法了。我
们现在已经很难知道最早讲
故事的那人是谁，但我们根
据自己的经验可以得知，那
些被黑暗和恐惧包围的洞穴
人将会平静下来，最后安详
地睡着，就像婴儿在妈妈的

歌声中睡熟一样。正如“诗
是我们悲哀时的催眠曲”

(格罗塞 《艺术的起源》)，
故事也是我们恐惧时的镇静

剂。谁都知道，人们讲故事最
多的时候是晚上，而晚上的
故事中最吸引人的又是恐怖
故事。事实上，只有故事中虚
拟的恐怖才能战胜生活中现
实的恐惧。这是人类运用自
己的智能进行的一场“以毒

攻毒”的自卫反击战。向着
荒蛮的外部世界，也向着脆
弱的内心世界。

故事一讲开头，就止不
住了。于是又有了别的故事：

神奇的故事，美丽的故事，悲
壮的故事，感伤的故事。当

然，仍然还有恐怖的故事。
后来，又有了书。有了讲故

事的书，也有了不讲故事的书。
没有人会愚蠢到把书等同于故
事，但据我个人的经验，读书的
爱好却多半开始于听故事。一
个人，如果从小就特别爱听故

事，那么他长大以后也多半会
爱读书。我之所以要说“特
别”，是因为几乎没有不爱听
故事的小孩，但特别爱和一般
的喜欢还是有区别。特别爱听
故事的孩子不会满足于只听大
人讲，他还会想办法自己找故

事来听。最会讲故事的是谁呢?
是书。于是，他就会养成读书的
习惯，成为一个读书人。如果他
不但爱听故事，也爱讲故事，那
他就还有可能成为一个作家，
一个写书的人。

我现在好歹可以算是一

个读书人甚至写书人了。但
我仍然爱听故事。我最爱看
的书是侦探小说，而看过以
后终身难忘的，则是两个英

国作家讲的两个恐怖的故事：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和《隐
身人》。记得那是上中学时，
一天夜里读完《隐身人》，竟
不敢走出房门去上厕所，因为
我不知道那隐身人是否就站
在门口。也就在那一刻，我突

然明白了，原来世界上最可怕
的不是看得见的东西，而是看
不见的东西。书的好处，就是
能把看不见的变成看得见的。
从此，每当黑暗包围恐惧袭
来，我便读书。而且，正是因为
读书，我还变得喜欢一个人独

处，我不再是路灯下等着妈妈
回家的小男孩，也不在乎是不
是有很多人和我在一起。当
然，我也不一定要读故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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